


烟头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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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小田久和放下正读得起劲几的书，打开一包“海莱特”牌香烟，从中抽
出一支，叼在嘴上。然后点着火，深深地吸了一口。

“嘿，真香啊！真是别有味道。”
他呆呆地注视着从指间袅袅上升的烟雾，心中不禁发出一阵感慨。夜深

了。妻子和两个上小学的女儿，都已入睡。书房里一片寂静。由于无人打扰，
他觉得书上的字都轻而易举地一个个印到了脑子里。小田稍微歇了一会儿，
目光又开始落到了刚才中断的那一页上。即使如此，他也没有忘记不时地吸
上几口烟，直到香烟快燃尽的时候，才把烟头掐灭在桌上的烟灰缸里。此时
烟头已经堆成了一座小山。

小田全神贯注地读的这本书，书名叫《吸烟的害处》。他之所以买了这
本书来如此热心地读，正是出于想千方百计地把烟戒掉的心境。

这本书的开头分析了吸烟者的心理活动。这一段，他觉得很有意思。英
国的动物心理学者莫利斯是这样考察

成年人吸烟犹如婴儿吸奶，只不过是对象不同而已。当烟触到嘴唇时，
那种柔软的感觉，就会使你联想起母亲的奶头，而吸进去的白烟又会使你产
生好象在吸着母亲乳汁的幻觉。从象征性的意义来讲，也就是说，烟和母奶
是具有同等价值的。

小田不但对这位学者独特的观察觉得有意思，而且对下面论述的关于吸
烟的历史也产生了兴趣。据说，古希腊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公元前四百
五十年前后所写的著作中曾提到过某个民族有吸烟的风俗。

书中论述我国吸烟的历史时谈到，吸烟的风俗是在庆长年间①从九州开
始波及全国的。

丰臣秀吉②集结各地军队讨伐九州的岛津③氏时，使参加这次战役的士
兵们有机会学会了抽烟，并把这种嗜好带回各自家乡，使其传播开来。

①庆长年间即一五九六年至一六一四年。
②丰臣秀吉（一五三七～一五九八年），日本安土桃山时代的武将，曾

于一五九零年统一全国。
③岛津日本平安时代末期以后形成的南九州豪族，一五八七年投降于丰

臣秀吉。
德川时代曾几次颁布禁烟令。理由是防止因吸烟不慎而引起的火灾。但

百姓们不顾禁令，仍然偷着栽种，享受吸烟的乐趣。曾被历代统治者所禁止
的烟草，现已成为政府的专卖品，而且还使用广告大肆宣传。想到这些，小
田不禁暗自苦笑。

但是，翻到另一章，看到具体说明烟草的危害时，小田也不由地变得紧
张起来。

书上写道：抽一支烟等于往血液里注射一毫克的尼古丁。作者从这一基
本理论出发，援引很多试验资料来详细地论述了由此而产生的种种副作用。
使人一目了然。

特别使小田害怕的是大于吸烟对心脏的影响。抽一、两支烟就会使血压



计的水银柱上升十毫米，心脏的跳动每一分钟加快十次到二十次。据统计，
在冠心病的死者中，吸烟者比不吸烟者多一点七倍。

小田才三十多岁，就已经明显感到自己的心脏不太好，总有一种未老先
衰的感觉。特别是最近，一个同年的相识，因患心肌梗塞突然死去以后，他
越发不安起来。原来死去的那个人，也是个烟鬼。

小田强烈地意识到吸烟的危害并不仅仅如此，还因为自己在夜间睡熟的
时候，经常被一阵剧烈的咳嗽闹醒而影响睡眠。不用说，这也是吸烟过多所
造成的。因为在以前，当白天有意识地节制吸烟时，晚上就很少被咳嗽惊醒。

“无论如何，这次非把烟戒掉不可！”
小田狠狠地下了决心。这本书写着，在香烟的价格中，成本占百分之三

十、销售的盈利占百分之十，其余的百分之六十都是税。这么说，抽烟就等
于抽“税”了。正好现在香烟又提价了，何不趁此机会把烟戒掉？

不过，用什么办法才能摆脱香烟的魔力呢？
不抽不就行了吗？——道理虽是如此，但谈何容易呢？要是能那么轻易

地忍受香烟的诱惑，以前多次实行过的戒烟计划也就不至于连一天都坚持不
下来了。

还是得找个什么强有力的办法来约束自己，或者参加哪个戒烟组织，过
上几天集体生活才行。

小田沉思着，他那只手又习惯地伸向烟包，又不知不觉地擦了根几火柴，
把烟点着了，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进行的。

虽听说过有一种在专家指导下的过集体生活的戒烟办法，可现在公司里
的工作忙不过来，不可能请假去参加这种训练啊！

为了看戒烟的书，他把许多文件都堆到了一边儿。明天虽然是星期天，
但由于三月末的结帐期快到了，身任经理科股长的小田，连日来忙得实在不
可开交，所以不得不把没做完的工作带回家来处理，实际上，等于明天不是
假日。

小田这才意识到自己在苦思冥想戒烟措施的同时，却又在抽烟，不觉皱
紧眉头。要这样下去，不用说，是很难把烟戒掉的。

可能因为手头有烟，才会使人遵循着多年养成的习惯，不由自主地伸出
手去。看来要想把自己从尼古丁的侵害下解救出来，最好还是躲开有香烟的
环境，逃进密封的箱子里去。

忽然，小田想起离家不远的地方有一幢六层楼的办公旅馆。
二

第二天，小田吃完早饭，携带着装满文件的提包走进了旅馆。
他找了个借口，对妻子说，因在家里精神不集中，不能迅速地处理急件，

所以想到旅馆去办公。实际上，情况也确实如此。星期天，邻居家的一帮上
小学的孩子们整天在自己家周围的路上和空地里玩耍，即使在书房里，也会
被孩子们的尖叫声吵得难以专心工作。与此相比，在隔音的旅馆房间里无人
打搅，确实清静。

不过，他把自己关进这个与外界隔绝的空间里，并不仅仅是为了考虑工
作效率，而更重要的是为了实现自己戒烟的诺言。他想假如能够熬过头一天，
也就可以说戒烟计划完成了一多半。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特意花钱把房间
租到傍晚。要是在这一段时间里抽了烟，那房钱也就等于白费了。

小田在六楼租了一个房间。他暗下决心，起码在工作搞出头绪离开房间



之前，决不跨出房间一步。否则一打开房门，他立刻就会跑到白动售烟机那
里去的。他还买了些面包做为午餐。

这家饭店坐落在离市中心稍远的住宅区内。这一带所建的房子都是专门
卖给私人的住宅，房顶的色彩鲜艳夺目。除此以外还有不少杂木林和空地。
从饭店房间的窗口，可以鸟瞰Ｆ市的全貌。最近，这个Ｆ市做为一个卫星城
得到了飞速发展。市里的往户几乎都是在东京工作的普通职员。

小田在一家不动产公司工作，总社就设在Ｆ市。该公司趁这几年购买土
地的热潮之机，大幅度地扩大了经营规模。由于公司的经营基础牢固，虽然
热潮已过去，其业务仍然在持续稳定地发展。工资也比别的公司都高，是大
有前途的。

然而，小田还是有些不满的情绪。之所以不满，是因为这是一个不折不
扣的家族公司，社长一个家族占据了公司的所有的高级职位。

小田在经理科工作。他的顶头上司三原科长就是社长的外甥。虽然年龄
跟小田不相上下，但要论起业务知识和才干来，谁都认为小田比他强。然而，
正由于三原是社长的亲戚，所以就能占据科长的职位。小田偶而也想，要是
没有三原，在三个股长中，小田就会理所当然地得到提拔，坐到科长的那把
交椅上。但只要三原在，今后就别想育出头之日，只能甘当三原的部下了。
因为公司的体制本身决定了自己不可能越过三原。

即使是这样，如果三原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小田也就不去计较了，只当
作是自己命中注定的，安分守己地过自己的那种普通职员的生活。偏不凑巧，
三原又是一个心眼非常坏的家伙。他自以为仗势欺人就可以多少弥补一些因
自己工作上无能而产生的自卑感。

小田生来是个性情温和的人。对待这个蛮不讲理的三原总是逆来顺受。
他虽然有时候对三原的恶劣做法非常气愤，但从来没有把它流露出来，也没
有顶过嘴。他觉得只要规规矩矩地工作，经济上没有什么变化，一家人就能
平平安安地过日子。虽然存在着阻碍自己高升的障碍和讨厌的上司这两个令
人不满的地方，但这并不是不可忍受的，因为无论你走到哪儿，都会遇到令
人不满的事情。

出于这种想法，他才安乐于这种小市民的生活。再说，他也没有什么特
殊的才能。他在这样的生活环境里，每天过着平凡的日子。他的住房和工作
地点部在这样一个比较安静的小市里，也许是很适合他的性格的。

小田站在窗边，两眼望着外面的景色，脑袋里却还在苦想着这些问题。
过了一会儿，他走到写字台前，从提包里取出文件和袖珍电子计算机，放在
桌上。

屋里除了一张写字台外只有一张单人床，房间很小，厚厚的玻璃窗挡住
了外面的一切声青。也许由于是白天，其他旅客都出去了的缘故，饭店里静
悄悄的。盥洗室和厕所都设在房间里，也就不必走出房门了。

“排除了烟瘾的干扰，工作进展就会快多了。好，那就干吧！”
小白坐在放着文件的写字台前，目光似乎在搜寻着什么。原来，他是在

找烟。工作之前吸上一支烟的老习惯，又在促使他的眼睛四处寻找。突然，
他醒悟过来了。不行！绝对不能抽！

他今天特意选择了这里做为自己的戒烟场所，自然也就没有把烟带来。
现在他又一次意识到了来这里的目的。于是，开始翻阅文件，着手工作了。

就这样，艰苦的戒烟生活开始了。随着时间的流逝，一种难忍的痛苦也



随之增加。但小田还是咬着牙忍耐着。他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在工作上，借以
转移香烟的吸引力。

尤其是午饭后，烟瘾更加厉害起来了，闹得他在屋里抓耳挠腮，坐立不
安。甚至有好几次，抓住零钱想往外跑。

然而，他还是忍住了。直到傍晚，他一支都没有抽。这也许是自己被关
在饭店房间里的缘故吧。房间里只有一个窗子，使人感觉似乎是监狱里的“小
号”。拘留在那种地方的人，当然是不会允许随便抽烟的。小田把自己当做
一个囚犯，同烟瘾做着坚决的斗争。

下午五点多钟，电话铃响了。他拿起话筒，才知道是从服务台打来的。
三

“喂，有您的客人。”服务员说：“是一位叫中条的先生。”
中条是小田的同事。小田是经理科第一股长，中条则是第二股长。前两

天，中条去北海道出差了，也许是他办完事回来了吧。
小田猜测着中条来找自己的目的。肯定是想和自己商量一下关于在星期

一上班时要交的出差报告书中所涉及的内容。类似这样的事是常有的。
“请你告诉他，我马上就下去。”
小田放下话筒，从衣架上取下衣服穿好。他想：房间里连待客设备都没

有，还不如到楼下大厅的咖啡间接待他呢。其实，小田早就想逃到一个宽敞
点的地方去，因为他从上午开始就一直呆在这与外界隔绝的房间里，承受着
戒烟的痛苦和工作的乏味这双重折磨。

现在，他得知中条突然来访，觉得正好可以借机逃脱困境。此时，他早
已把自己亲自定的“不搞完工作决不出屋”的严格规定忘到脑后了。小田坐
电梯来到楼下，看见中条悠闲白得地站在服务台前，他走上前去，互相寒喧
了几句。

中条穿着一身素淡的西服，面孔也显得有些阴沉。他虽不大善于交际，
不过在科室工作上却很认真，业务上也有自己的一套方法。

“咱们找个舒服点几的地方去谈谈吧。我正想喝一杯咖啡呢。”
小田说着，同中条来到咖啡间。里边比较宽绰，还空着一些座位。这所

饭店设有滚球厅、高尔夫球场和游戏场等设施。所以，来这儿的几乎都是来
寻求这些娱乐的游客。

“北海道那边怎么样？”
就座之后，小田问道。
“唉，任务算是圆满完成了。至于其他嘛，也没什么可说的。”
中条还是老样子，带搭不理地答道。所谓任务，也就是说到北海道札幌

市的一家客户合计税务上的问题。因为小田所在的公司为了偷税，在帐面上
有作弊行为。为了蒙混过关，必须在决算期从经理科派出一个人和客户商量，
统一口径。这次，正好轮到中条来办理此事。

“你找我有事儿？”
“嗨，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
中条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叠叠好的文件，然后把它打开摆到了小田面

前。这是小田绘制的一份关于同札幌客户结帐资料的影印件。
“我现在正准备写出差报告，因为有个地方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所以

想来问你一下。
刚才，我去你家时，你太太说你到这儿来了。”



“唉，到饭店来搞工作虽然有点儿浪费，但因为有一件必须在今天赶完
的事情，所以只好跑到这儿来了。”

“那么，一定有很大的收获罗？”
“不错，因为一步都没离开房间，收效确实很大。一个人在房间里，没

什么琐事打扰，可以专心致志地工作。”
“这么说，你一整天都没出屋？”
中条好象很同情似地看了看小田。小田点了点头，笑了。
他有意地避开自己戒烟的事儿。虽说今天已经坚持到傍晚，但很难说能

够一直坚持戒下去。如果吹出戒烟的大话，而过后又不遵守诺言，那以后岂
不成为人们的笑料？以前就曾有好几次被妻子笑弄过，所以这次小田对妻子
也没有讲今天要戒烟的事。

小田正在回答中条提出的问题时，服务员端来了咖啡。中条提出的问题
确实不多，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没用多少时间就完了。于是，他们俩开始
闲聊起来。

“你什么时候从札幌回来的？”
“坐早上的头班飞机。到羽田机场后，马上就回到家了。因为昨晚写报

告一夜没睡，所以一爬上床就睡着了。等我睁眼时，已经是下午了。”
中条住在Ｐ市，是与Ｆ市相交的地方。半年前他离了婚，现在是单身汉。
“这一段时间咱们俩都够忙的啦！等过了这阵儿，咱们也可以休几天假

了。”
“是啊。”
中条一边答着，一边从衣袋里掏出一盒“海莱特”牌的香烟和火柴。火

柴盒上贴着礼幌咖啡馆的商标。他抽出一支烟，不慌不忙地叼在嘴里。他在
小田的眼前划着一根火柴，之后，把烟点燃。他使足了劲几，深深地吸了一
大口。过了好半天，寸把那口烟冲着小田吐了出来。青烟缭绕在小田的鼻子
周围久久不散。

当然，中条并不是故意的。但小田觉得他好象有意向自己炫耀着烟的香
味。小田目不转睛地盯着中条吸烟的每一个动作，那叫人馋得发慌的烟味实
在使他难以忍受下去了。

小田觉得脑袋已经有些发木了。但他还是紧紧地咬着牙警告着自己，现
在才是最需要忍耐的时候。

“哦，对了。”中条好象突然想起了什么似地看了一下手表说：“差点儿
忘了，我得打个电话。今晚上我约了一位高中时代的朋友。”

中条把剩下的大半截“海莱特”牌香烟掐灭在烟缸里之后，站起身来说
了声“对不起”，就朝放在屋角的公用电话走去。

小田的目光被中条放在桌子上的烟盒和火柴死死地吸引住了。
此时此刻，他已经超过了忍受的限度。中条要不是在自己眼前那样挑逗

似地抽烟，说不定这次戒烟会成功的，至少会坚持一段儿时间。
但是现在，他已经忍耐不住了。在正需要他用顽强的毅力来战胜烟痛的

时候，却被中条那具有魅力的烟味征服了。
“算了，下次再戒吧！今天真不凑巧，碰上了这么个勾魂鬼。”小田为自

己下台阶，随便找了个借口，看来，小田这次戒烟的尝试又要以失败而告终
了。

这样一想，小田想抽烟的欲望顿时更加强烈了。这是长时间的忍耐所造



成的一种强烈的反作用。他不由自主地将手伸向中条的烟盒。
起初，他伸手要拿中条刚才掐灭的烟头，但又立即改变了主意。干脆来

一支没抽过的吧！烟头再大，也是别人抽剩的，再抽也不香，而且，中条回
来发现他的长烟头短了一截要起疑心的，何况烟缸里又只有这么一个烟头。

烟盒里大约还有半盒烟。如果从刚打开的烟盒中哪怕只抽出一支也容易
被人发觉，而象这种情况就不容易被发现。

中条正背着身，拨着电话机。小田一边偷看着中条的背影，一边抽出了
一支烟，拿起中条的火柴点着后，就拼命地抽了起来。

他仿佛觉得烟的香味浸透了全身。这是不会吸烟的人无论如何也难以体
会得到的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

“我为什么要戒烟呢？这种做法未免太过分了。”
小田一边从嘴里吐出青烟，一边漫无边际地胡思乱想着。“不，正因为

长时间没有吸尼古丁，抽起烟来才觉得这么香，这么舒服。从这个角度来看，
戒一会儿烟还算戒对了。”

不一会儿，中条打完了电话回到桌旁。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可谈的了。
“那么，明天公司见吧！”
他们起身走近柜台时，中条突然说：
“哎呀！坏了。手绢忘在桌上了。”
“桌上好象没什么东西呀！我起身时还看了一眼呢。”
“噢，我还是再看看吧。”
中条急急忙忙跑了回去。他背朝着小田，桌上桌下找了一遍，没等多久

就回来了。正象小田说的那样，他好象并没有忘掉什么东西。
“找到了吗？”
“没有，可能是我记错了。手绢也许丢在别的地方了吧。”
说看，他把手伸到裤于后边的口袋里，掏了一下，马上难为情地答道：
“没有丢，原来在这儿呢！”
中条抽出一条浅蓝色的手帕，晃动了一下。
两人走出咖啡间，在服务台前分手了。小田立刻跑到自动售烟机旁，买

了一盒“海莱特”牌香烟。然后坐电梯上楼，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小田又继续工作了大约一个小时，这次，他是一边看着文件，一边毫无

顾忌地抽着烟。
当他离开饭店回到家时，已将近晚上七点了。

四
次日上午八时许，发生了一起杀人事件，在三原科长家里发现了三原科

长的尸体。看得出来，是被人勒死的。
三原也住在下市内。他有个三十岁的妻子和五岁的女儿。这天清晨，妻

子和女儿从东京的娘家回到Ｆ市的家时，发现了丈夫的尸体。
尸体横躺在客厅里，看样子是被来访的客人杀害的。死亡时间大致可以

推测为昨天，即星期日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一点左右。
现场勘查和案情调查的工作进行得都很顺利，很快地在当天下午就查到

了重大嫌疑犯。
尸体发现后，三原科长被害的消息一下子在公司里传开了，一时成为人

人议论的话题。
与此同时，刑警们蜂拥而至，向职员们调查案情。



中午，刑警们全离开了公司，到了下午又都回来了。他们似乎开会研究
了上午收集到的情况，确定了下一步的调查方针。这次，他们寻问的问题也
集中了。

傍晚，刑警们将几个职员请到搜查本部，说是还有些详细的情况想要调
查一下。

小田也是其中之一。但他想，这次被害的是经理科的科长，自己和他的
工作关系比较密切，因此被叫来调查一下情况也是不足为奇的。而且，经理
科的几个人也跟小田一起被叫到搜查本部。

一到搜查本部，小田就和别的职员们分开，头一个被带到警察署的地下
提审室。一个年近五十，面色发黑的搜查官坐在桌子对面。他虎视眈眈地盯
着小田，严厉的面孔让人望而生畏。

“我想看看你带着什么牌儿的香烟！”
一开口，对方就冒出这么一句话来。小田虽觉得有点奇怪，但还是按着

对方的命令，从衣袋里掏出香烟，放在桌子上。
“你看吧，我吸的是“海莱特”牌的香烟。”
“你喜欢抽的就是这么一种吗？”
“是的，我不抽别的。”
“一天抽几支？”
“是啊，不到四十支吧！”
听了小田的回答，搜查官和在屋的其他刑警们会意地交换了眼色，轻轻

地点了点头。
“大家都说三原科长一死，你在公司里的职务就会提升了，准能当上科

长，你承认这一点吗？”
调查一步一步上触机到案件本身了，这使小田不免有点紧张。他暗想：

把我所了解的事情都毫不隐瞒地讲出来，为调查案件助一臂之力，这也是应
尽的义务。

“你说得不错，我是三原科长的助理。因此我想，只要没人挤进来，自
然就有可能提升为科长。”

“这么说，你也承认这一点罗？不过，象在你们这种家族经营色彩浓厚
的公司里，只要三原料长在，你就永远抬不起头来。即便以后有机会升为科
长，但你也就到此为止，不会再高升了。正因为他死了，才为能够胜任经理
工作的你拔除了爬上最高层的障碍，是不是？”

“这种看法倒也难免。”
“不管怎么说，你是怀有杀害三原科长的动机的。”
搜查官的措词越发吓人了。被他这么一说，小田感到一阵紧张，脸上的

肌肉也随之僵硬起来了。什么？我有做案的动机？看来在警方的眼里，恐怕
把我小田看做一个嫌疑犯了吧！

“还有⋯⋯，”搜查官继续说道：“据说三原科长对你常常是蛮不讲理。
所以，你对他怀恨在心。这一点我们已经有了证据，不知道你是否承认？”

“的确，科长是个性格急躁的人，我也受了不少委屈。不过，说我对他
怀恨在心，未免有些太过分了吧！”

尽管小田说了些为自己辩护的话，但丝毫没有消除搜查官的疑心，反而
更加深了对他的怀疑。

“我看，你有两个做案动机。第一，你想升官。可是你知道只要三原科



长还活着，自己就无法往上爬。所以，你为了自己的将来，下了狠心，非把
他于掉不可。”

“你这个结论太绝对了吧？”
小田惊讶地望着对方，但对方仍然满不在乎地继续说道：
“第二，你对他怀恨在心。你总想有朝一日把这个傲慢的科长干掉。终

于在昨天，你实行了这一计划。”
“你愿意怎么想就怎么想，反正我没有杀人就是了。”
他对这位搜查官别出心裁的推理，实在闹得哭笑不得。他想，何必跟他

这么认真呢，就索性带搭不理地听着他的提问。
“那你说说，你昨天在哪儿了？”
“怎么，你这是开始调查我有没有做案时间吗？告诉你，我一直都关在

离我家不远的一家饭店里，哪儿都没去。不信，你调查就是了。”
小田理直气壮地回答。他心想，好在我昨天工作的地点还明确，要不就

麻烦了。
“我们已经调查过了。”
“那怎么还一个劲儿地问我呢？”
“你自己说你一整天都在房间里，这是根本靠不住的，听了反而让人觉

得可疑。因为室内就你一个人，没有旁人作证。”
“你究竟想说什么呀？”
“恐怕你制造了一个在房间的假证，实际上偷偷地溜出来，到了做案现

场后又回来的吧？这家饭店有几个你可以随心所欲地不经过服务台就可以出
入的途径。”

“真是信口开河，我连一步都没有走出房间。”
“有什么证据吗？”
这下可问住了小田，只见他张口结舌，答不上话来。哪怕是有个从外边

打来的电话也可以做为证据，可是，他同外部完全没有接触。这正是因为自
己想找一个独自工作的环境的缘故。

“我们说你没在房间，是有证据的。”
“这不可能。即使是有，也是谁给闹错的。”
“不，是你自己留下来的证据，是香烟。”
“什么？香烟？香烟怎么了？”
“这是饭店职员告诉我们的。在你七点结帐退房间后，他去打扫房间。

那时，烟缸里只有四、五个烟头。”
“差不多吧！”
“问题就在这儿。”搜查官提高了嗓门，“你刚才不是说你一天抽四十支

以上嘛。说出来的活是收不回去的。事情很简单嘛，一天抽四十支以上的人，
在烟缸里只留下四、五个烟头，这不恰恰证明你不在那里吗？”

“啊！这个。”小田抬起手，打断了搜查宫的活，“说真的，我昨天一天
想戒烟，所以，烟缸里没有留下烟头。”

“不要诡辩了！”搜查官“啪”地一声拍了一下桌子，吼道：“戒烟？那
你事先跟谁说过这事？”

“没有，是我自己下决心戒的。”
“怎么样，真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中条股长在咖啡间坐在你的对面，

明明看见你美滋滋地抽着烟。正好还有一个女招待员也看见你抽烟。你匆忙



地点着火后，一个劲儿地抽着。
她还以为你是尼古丁中毒的患者呢，所以印象很深。总之，虽然烟头不

算多，但房间的烟灰缸里确实留下了烟头，这就足可以证明你戒烟是在撤谎
了。”

“不，请你听我说。我是来到那个咖啡间以后，忍不住了才又开始吸的。”
“你还想狡辩？我们已经掌握了你就是犯人的确凿物证。”
搜查官的声音越发严厉起来。但是，他所指的确凿证据到底是什么呢？
“从做案现场的情况来判断，是来访者被请到客厅后行凶的。罪犯怕留

下指纹，把自己拿过的咖啡杯和烟灰缸洗了之后逃跑了。注烟灰缸里的烟头
似乎也用什么东西给包走了。可是，狡猾的罪犯却犯了一个粗心的错误，他
没想到在他溜走时，把其中的一个烟头丢在门口附近的走廊上。我们把这个
作为重要的证据，立即进行了鉴定。化验的结果是“海莱特”牌香烟，上面
附有唾液和指纹，这不是被害者吸的，而是犯人吸的烟头。从唾液的干燥程
度来推测抽烟的时间，知道是做案当天抽的。”

直到现在，小田还蒙在鼓里，没有认识到这个物证的危险性，只是盯着
滔滔不绝地发表着议论的搜查官发愣。

“与此同时，我们立即秘密地收集了重大嫌疑人的指纹，井进行了对照。
结果，留在现场烟头上的指纹，和你的指纹完全一致。而且，职工的保健卡
片上的血型，和烟头上验出来的唾液的血型也完全一样。怎么样，在这些充
分的证据面前，你难道还想赖帐吗？”

这些做梦也没想到的质问，弄得小田目瞪口呆，哑口无言。他只好呆呆
地望着这个气势汹汹的搜查官暗想：恐怕是自己昨天抽的烟头被放在做案现
场了。更不幸的是因为昨天实行了戒烟的计划才造成了对自己极其不利的后
果。

小田的心绪混乱起来。如果不立即进行反驳，自己很可能被当成罪犯。
但是，怎么说才会使对方相信这是冤案呢？

小田极力使自己镇静下来，开始仔细地回想着昨天一天的活动。他知道
目已直到昨天傍晚中条来到饭店时，一支烟也没有抽过。那么，是谁把烟头
放在作案现场的呢？

突然，小田得意地笑了。昨天戒烟虽然使人们错认为自己是杀人罪犯，
然而，又正是由于戒烟才明确地告诉了他谁是真正的犯人。

“刑警先生，我上了凶手的当了。证据正在那支“海莱特”牌香烟上印
着呢！”

于是，小田神气十足地对着有点儿迷惑不解的搜查官，滔滔不绝地讲诉
起来。

五
在搜查本部的另一角，中条正同一个刑警面对面地坐着。不过气氛并不

紧张。刑警的态度很和蔼，完全不象审讯的样子。中条也只不过是在提供一
些被害者生前的生活和有夫小田的情况而已。

“我的计划成功了！”中条心中暗喜。计划如愿以偿，警察似乎深信不疑：
犯人就是小田。

那是在札幌市出差的时候，中条接到了三原科长打来的长途电话，让他
星期天早上回来之后，马上到他家去。

中条按照吩咐，来到了三原家。一件出人意料的事件发生了。原来，三



原知道了他的秘密，并当即揭发了他一直在暗地里所搞的不可告人的勾当，
这使他大为震惊。

中条以经理科股长的名义，侵吞了五千万日无，并策划将这笔钱拿到黑
市去大赚利息之后，再不声不响地把本钱还回来，做出假帐目，以后即使进
行调查也不会被发现，这是他经过周密考虑后才决定的行动。因此，他压根
儿没有想到会被人发现。

但是，由于一时的疏忽，给三原看穿了这个秘密。三原勃然大怒，严厉
叱责中条，从三原的性格来看，可以断定他会不择手段地对自己进行报复，
中条预感到自己的前途大为不妙。然而，当他从谈话中悟到只有三原一个人
知道这件事情底细的时候，心里不禁油然产生了干掉三原的念头。他想：现
在只有干掉三原，自己才能得救。

做案顺利地成功了。他想：只要做案的动机不让人察觉，绝对不会暴露
的。但是，他仍然心神不安，最终决定把杀人之罪转嫁给小田。因为只有在
小田身上才能够找出构成杀害三原的动机。

他想把小田抽的烟头弄到手，利用它制造假证。于是，他找到了小田。
一听小田说他一整天都在饭店里工作，更加喜出望外。只要他一个人在饭店
呆了一天，就没有人证明，说他没有做案时间。离开咖啡间时，他以忘了东
西为借口回到桌旁，把刚才小田抽的烟头悄悄地带走了。

中条再次回到做案现场，将烟头丢在引人注目的地方，以达到混水摸鱼，
打乱搜查部署的目的。

他这一手果然生效了。小田真地成了重大嫌疑犯。现在似乎正在提审室
里受着严厉的审讯。而中条自己只不过被当成一个提供线索的人。

这时，门开了。一个搜查人员径直来到中条他们旁边，同中条身旁的刑
警耳语了一阵，便离开了房间。

“你昨天在饭店咖啡间抽的“海莱特”牌烟，是在哪儿买的？”
刑警以平静的口吻、微笑着问道。
“在礼幌买的。我抽得不多，那盒烟一直抽到今天上午。”
“就是说，是札幌制造的香烟吧！那好了，你的莫须有的冤枉帽子马上

就会被摘掉了。”
“您说的是什么意思？”
“具体情况我也不大清楚。据说小田狗急跳墙，硬说他在咖啡间抽的那

支香烟是从你烟盒里偷偷地拿出来的。他还说他正在戒烟，由于一时忍不住，
才不由得抽了你的一支香烟。”

“咦？”中条顿时瞪大眼睛，惊叫了一声。难道我放在做案现场的那支
烟头就是自己在札幌买的吗？

“小田一个劲儿地说那支烟头是你拿到现场去的。他还提出可以用“海
莱特”牌香烟作为证据，要查一查香烟上印着的数字。不用说你也知道，“海
莱特”牌烟上都印着四位数字吧！前二位数字是表示制烟厂的符号。所以，
在北海道札幌买来的“海莱特”牌香烟上的数字跟这一带卖的“海莱特”牌
烟的数字是不同的。等查一查作案现场的烟头之后，就会弄清楚是不是你那
盆里的了。”

中条突然觉得眼前发黑，头晕目眩，咳！这不等于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了吗？真没想到，那支“海莱特”牌烟头上竟印着札幌的代号。

“现在正同鉴定料联系呢，一会儿有了结果，就可以戳穿小田的谎言了。”



中条不由得心里叫苦：完了！我的命算交代了。警察似乎还以为小田是
凶于，但鉴定结果一出来，情况马上就会转变。为什么做案现场会有札幌产
的香烟呢？况且是小田的唾液和指纹？从这一线索追下去，白然而然地会找
到我的头上。进一步调查，做案的动机也会叫他们搞清楚了的。

中条感到自己已经陷入绝境。正在这时，他脑子一闪，突然想到了什么：
嘿，有办法了！

中条高兴极了。他顾不得细想，一下子脱口而出：
“刑警先生，留在现场的那支烟头抽得只剩下一个过滤嘴了吧？因为是

开戒的头一支烟，他大概如获至宝，把烟抽得光光的。即使想查也查不出来
了。因为印着数字的部分也早已成为灰烬了。”

中条高兴得差点儿蹦了起宋。小田抛出的证据早已经不存在了！
就在他得意的时候，他突然发现面前的那位刑警的眼睛失去了刚才的那

种心平气和的神色，露出了一道凶光。中条不由得紧张起来。
刑警两眼紧紧地逼视着中条，冷冷地问道：
“你怎么知道现场的烟头被他抽得光光的？那支烟头一发现就拿去鉴定

了。至于烟头有多长，报纸也没写，连我都不知道：⋯⋯”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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